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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的人格教育观——以美国时期的教育实践为中心

吴锦侬 刁榴

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24；

摘要：内村鉴三在美国留学时期曾在一所名为“埃尔文精神障碍儿童训练学校”的慈善机构工作。长达六个月

的教育实践经历，内村将原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基督教慈善观与人格认识，转化为对基督教人格教育的深刻体

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人格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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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进行了一

系列制度改革，教育成为了实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的重要手段。自 1872 年《学制》颁布以来，其目的就

旨在培养忠君爱国、服从国家体制之国民。这一时期，

教育被赋予明确的国家建设功能。人们往往将教育对象

定义为“具有实用价值、可为国家所用之人”，残障人

群则往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

内村鉴三（1861–1930）作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

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宗教家、无教会主义思想的提唱

者。在日本学术界，研究多聚焦于内村的宗教思想或对

社会伦理的批判，关于其教育观本身则缺乏系统的研究，

其中对于内村在美国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和人格尊重

的教育理念更是很少涉及。

实际上，内村是第一位在精神障碍儿童教育机构中

从事实践工作的日本人。在赴美留学期间，他曾就职于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名为“埃尔文精神障碍儿童训练学

校”(Elwyn Training School)的慈善机构，在这里内

村从事长达半年以上的护理工作。回国后，内村将所见

所闻整理成文，收录于随笔《流窜录》中。基于上述背

景，本文将从内村鉴三在美国的教育实践经历出发，分

析其人格教育理念的思想来源，进一步分析其教育观的

形成与发展并且探讨其思想对于现代特殊教育发展所

带来的启示。

1 人格教育：作为理念的思想源流

内村鉴三人格教育理念的思想根源，离不开基督教

的慈善与博爱的基本教义。内村鉴三在札幌农学校求学

期间，深受基督教思想和克拉克博士（William S. Cla

rk）以人格修养为核心的教育观影响。

1.1 基督教“人格”溯源

“人格”（Personality/Persona）一词本身是一

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有着丰富的神学与哲学渊源。词源

可追溯至拉丁语(persona)，原意指“面具”，在罗马

社会中用以代指具有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个体。《创世纪》

中表明，“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而成的
[1]
，这奠定

了人格神圣性的基础。此外，基督论者提出“三位一体”

（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论进一步深化了“人格”

概念。这一神学讨论使人格不再局限于个体独立性，而

是强调人格既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能在上帝和他者的关

系中实现自身。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对“人格”的理解

逐渐从神学语境向伦理与人类学语境拓展。耶稣基督不

再仅被视为“神之子”，而开始被强调为一个存在于历

史中的“人类道德楷模”，人们开始将思考的重点放在

人格道德性的讨论上。每一个人无论其社会功能如何，

通过对自身的省察都能够得以获得人格的完善，人格因

此成为灵魂得救的主体。

1.2 人格教育之概念界定

随着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发展，对“人格”概念的研

究逐渐脱离宗教语境，在西方的道德教育中，美国心理

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就强调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

道德行为这三大要素。三者相互关联、循序渐进，共同

构成了完整的人格教育体系。从教育学角度出发，人格

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促进个体人格发展的教育活

动。其核心目标是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自我调节能力

与健全人格特质。此外，着眼于健全人格培养,注重认

知教育,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自我

调节与控制能力。
[2]
在人格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不仅传

授知识，也应注意情感、意志的培养。

综上所述，人格教育是一种聚焦于个体内在发展的

教育理念，其本质在于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培养人的道

德自律，实现个体人格的完善。内村鉴三在深受基督教

“慈善与博爱”精神的影响下，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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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体验人格教育实践，为其教育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和实践基础。

2 赴美动机与人格教育观的初步形成

自 1880 年起，日本政府对教育的统制日益加强。

文部大臣田中不二麿主张修订“自由教育令”，同年 1

2月第二次《教育令》的颁布明示了国家教育标准，强

化了政府对教育的统制，日本社会此时也掀起了一股

“赴美留学热”。而内村于1884 年（明治 17）年，踏

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彼时的内村内心深处，深陷于信

仰动摇与人生的迷惘阶段，离婚带来的心理创伤使内村

对自己曾坚定信仰的基督精神产生了深刻怀疑。此外，

内村在《流窜录》中写道：“我之所以踏上这段旅程，

只出于一个目的：我从小就接触基督教，所以我想亲眼

看看，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在真正的慈善实践中，

到底能结出怎样的果实？”
[3]
由此可见考察西方的慈善

制度与教育模式是内村此行的重要目标之一。

然而初到美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很快便显现

出来。由于经济实在困难，在这种极端的现实困境中，

他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精神障碍儿童训练学校担任看护，

试图通过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换取相应的生活费用。该

机构的性质并非简单的“白痴儿童收容所”，而是 19

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这类教育

机构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生活训练与基础教育，以培养

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力、劳动技能与社会适应能力，尽可

能地帮助他们实现自主自立。

内村在这里的工作，据其在《流窜录》中的记述可

知，他负责为智力障碍的儿童提供生活上的照料，这类

似于现代福利机构中的“护工”一职。刚开始他对于这

份工作的性质产生强烈抵触。他曾在日记中坦率地表达

了自己的羞耻与迷茫，自嘲为清洁工，并困惑于“这些

智力障碍的儿童是否值得被教育”等问题。内村在面对

这些“白痴儿童”时经常感到不解，以至于他对于教育

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开始产生怀疑。这时院长卡林博士对

内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某次交谈中卡林博士对内

村说到：“我所相信的是，上帝不会创造任何一个无用

之人。”即便是智力低下的儿童，仍然能够通过适当的

引导方式实现自立，甚至对社会作贡献。受到院长的启

发，内村开始主动去观察这些精神障碍儿童，并在《流

窜录》中记录了多个由他亲自照顾的精神障碍儿童事例，

这些实践经历深刻影响其人格教育观的形成。

3 教育实践中人格教育观的体现

内村鉴三人格教育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实践是一

个重要环节。他通过与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儿童相处，

不断思考教育的方式方法。下面将结合教育实践个案，

具体分析内村鉴三在教育实践中人格教育观的体现。

3.1 引导式教育唤醒灵魂

内村在《流窜录》中提出了“以真诚来唤醒灵魂”

的理念，该理念在其与中一位患有失语症的儿童接触的

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克拉伦斯，男孩，十六岁左右。智商不如五岁幼童，

感官极其迟钝，但食欲却异常旺盛。一到饭点，就会变

得异常亢奋…唯一能够控制他的方式，就是减少他的进

食量。
[4]

对此，内村认识到即便是行为能力和思考能力极度

受限的精神障碍人群，其内心深处仍存在着能够激发其

行为反应的原始需求。因此，教育者关键任务就在于敏

锐的发现并适当引导。这与人格教育的核心理念中对个

体潜能的信任与唤醒理念高度契合：教育并非从简单的

知识输出开始，而是需加以引导，制定出对应其行为的

反应机制。此外，在对个体潜能的信任与唤醒原始需求

的同时，应该注意培养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使他

们发挥这些本能，也许就能开启通往教育的第一道门，

实现人格成长的第一步。

3.2 以同理心为基础的道德引导

人格教育是道德、情感与行为的统一。该理念在与

患有道德认知障碍的少年的互动中得到体现。

哈里，从外表看不像智力低下者。他无法理解被人

们视作“常识”的道德观念。他不认为偷窃是一件坏事，

反而会怀疑那些将偷窃视为恶事的普通人。
[5]

这件事促使内村重新反思“道德的本质是什么”这

一问题。内村意识到对于某些精神障碍的个体而言，所

谓“常识”的普遍行为、社会规范认识、道德观念等，

进行简单的单向灌输实际上收效甚微。有效的道德教育

必须建立在以真诚的同理心的基础之上去理解对方的

思考方式，通过感情和经验为媒介与对方建立信任共鸣，

输出正确的观点从而引导其形成恰当的道德判断。因此，

对于某些精神障碍儿童而言，道德是不能够强制“灌输”

的，若想发挥道德教育的真正作用，口号般的“人格尊

重”往往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在与儿童的信任关系中辅

以切身的规范行为引导，促使精神障碍儿童自主构建道

德认知体系，最终实现知、情、行的有机统一。

3.3 培养精神障碍儿童的自我认同

人格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

更着眼于健全人格培养,注重精神障碍儿童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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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名叫安妮的女童，患有轻度的智力障碍。与多数精

神障碍儿童不同，她会伤感自己的境遇，时常向人倾诉

超越年龄的哲思。但这种精神困扰在日常表现中并无暴

躁失控情况。
[6]

这一案例中，人格教育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知情意

行层面，而是转化为一种自我认同价值观的构建。在和

安妮的接触过程中内村发现，通过适度的同理心与关怀，

唤起对方的情绪认知和自我意识极为重要。若能通过日

常行为落实持续性关怀，让孩子们重新感受到“我有用、

我被需要”的价值，才能真正树立起对人格的认知。

3.4 教师的人格感化

促使内村人格教育观形成的关键契机，是其在《白

痴的教育》中所述的“绝食事件”。某个星期日内村值

班期间，有一位名叫丹尼的孩子因扰乱秩序引起内村的

强烈不满。内村原本打算带他到树林里鞭打他。但想到

那天是基督教的安息日，最终抑制了怒火，决定以自己

绝食一天来代替丹尼接受惩罚。据内村之子内村祐之回

忆，在当时的白痴院内，不许进食被认为是对智力障碍

儿童最为严厉的惩罚方式。

内村的绝食行为在院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甚至引

起其他入院的白痴儿童自发召开会议，讨论对丹尼的处

分。最终，丹尼多次向内村道歉甚至主动承担起帮助内

村打扫房间、整理床铺的工作，在行为上产生了明显改

善。对此，内村深切体认到：对于被社会视为“无用”

或“低能”的孩子，仅靠规训和制度，是无法唤醒其内

在的善意与自我改变的动力的。唯有透过“爱”的行为、

以身作则的牺牲，才能打动儿童的心灵。他深刻认识到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首先自身应该具备健全的人格，教

师若缺乏宽容、怜悯、尊重他人的认识，将难以理解学

生的深层需求。因此，人格教育并非强制的单向输出，

通过教师身体力行的人格状态达到人格感化的效果。

内村曾多次在著作《流窜录》中表达希望能够将其

在美国的经验制度化地引入日本社会，并向文部省提出

了设立“精神障碍儿童保育”机构的建议。但是，在日

本建立特殊教育机构的理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并未

被付诸实现。内村回到日本后，尽管内心依然抱有对于

特殊教育的理想，但也很难找到现实的支点。某某年他

深感遗憾地感慨道：“直至今日，我仍未能实现自己的

心愿。”
[7]
如若内村的实践经验能被充分吸收、日本特

殊教育的发展轨迹可能会大为不同。

4 结语

回顾内村鉴三从教育实践到理念构建的过程，可以

发现，“人格教育”并非单一的基于基督教理念而形成

的理论产物，而是内村亲身投入教育中，与弱势群体的

深度接触与交流后，通过自己的总结和反思结合信仰支

撑而形成的教育观。而这一教育观念的出现对明治时期

由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强调“爱与人格”的教育理念，给与那些被边缘化，

甚至被国家教育体制排除在外的残障人士以灵魂的拯

救与希望。此外，内村提出的人格教育观在近代特殊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领域仍具有现实意义。尽管内村在

白痴院中获得的实践经验，在回国后并没有得到积极推

动和落实。但是通过内村的人格教育理念中对于弱势群

体的注重和对这类人群在道德上的引导，依然在当今教

育实践中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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